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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的爱德华和梅-布里特
胡国渊

(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，上海 201203)

1984 年，我到奥斯陆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

进修，两年内在 P· 安德森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

了几个研究课题，由他推荐，经过医学系和校长办

公室批准取得了在奥斯陆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资

格。1988 年 10 月，我回安德森实验室准备论文并

完成论文答辩，这一次我见到了新来实验室的莫塞

尔夫妇。爱德华是个瘦长小伙子，梅 −布里特中等

身材，两人都是典型的北欧人相貌，为人随和热情，

讲英语带挪威口音。我们在同一个实验室相处了三

年，直至我在 1991 年底回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。

莫塞尔夫妇当时在奥斯陆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学

习心理学，他们非常想理解大脑怎样活动，希望将

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联系起来，就选择医学系的安

德森教授做导师，利用课余时间和周末到实验室做

实验。安德森的实验室在海马和丘脑的电生理研究

中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，包括中枢神经元可塑性现

象——海马突触传递的“长时程增强效应”(long-term 
potentiation, LTP)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明了两种新

的实验技术 ( 海马脑片电生理研究以及在脑片上进

行细胞内记录 )，使中枢神经元的电生理研究发生

了革命性变化。80 多名各国学者和研究生先后在他

的实验室工作和学习，我去他那里进修，就是想把

这两种新技术用在神经药理学的研究中。据我所知，

绝大多数在安德森实验室工作的人都在脑片上做细

胞电生理研究，仅少数几个学生做行为学实验，莫

塞尔夫妇是最先做这方面工作的人。

海马是一条狭长的古皮层组织，在新皮层发育

过程中被推至大脑深部，这部分脑组织对于动物的

空间记忆和学习能力非常重要：大鼠到达空间的特

定位置时，海马中某些神经元会选择性放电；手术

切除患者的海马或损毁动物的海马可导致空间记忆

和学习能力的丧失。由于 LTP 这种突触传递可塑性

现象首先是在海马中被发现的，许多学者将 LTP 和

整体动物的记忆学习联系起来，认为它是在细胞水

平上研究学习记忆功能的模型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

LTP 的研究在脑片实验中深入到了分子水平 ( 如谷

氨酸受体、胞内蛋白激酶、逆向信号分子等 )，迫

切需要确定 LTP 和动物的学习记忆功能之间究竟是

什么关系。这需要在整体动物实验中证明 LTP 的产

生和学习记忆相关联。安德森让学习心理学的莫塞

尔夫妇做行为学研究，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。

安德森给莫塞尔夫妇做的第一个课题比较简

单，要他们探讨切除多大一块海马组织可以影响动

物的空间记忆。他们在实验中先开颅吸去一部分海

马，待大鼠康复后测定它们的学习记忆能力，实验

结束后确定损毁的范围。这个课题在技术上不复杂，

但工作量很大。每天下课后他们就来研究所，拎几

笼大鼠到我实验室对面的小房间中做手术，或在地

下室训练手术后的动物 ( 他们在那里安置了一套水

迷宫，墙上挂了花花绿绿的卡通猫及其他标志物 )。
他们的时间抓得很紧，不是做实验就是看书查文献，

几乎每天在实验室呆到深夜。经过几年努力，他们

初战告捷，最终确定大鼠的空间记忆能力跟海马的

背侧部有密切的关系，损毁范围超过海马总量 20%
会显著减弱大鼠的空间记忆能力

[1]。

在 1990 年本科毕业时，他们已具备了扎实的

神经科学基础，熟练掌握行为学实验技术，并继续

在安德森实验室读博士学位。1993 年，我第三次到

安德森实验室工作时，得知两人有了各自的研究课

题。爱德华开始把行为学研究和电生理技术结合起

来，在海马中植入电极，研究动物学习记忆过程中

海马神经元电活动的变化，并获得了很有意义的结

果。此前有人发现大鼠在探究新环境时，海马场电

位的斜率 ( 代表突触传递的效能 ) 增大，并认为这

与学习过程有关。爱德华在大鼠脑内另外植入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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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很小的测量温度的热敏电阻，发现海马场电位斜

率的变化和脑内温度密切相关；大鼠探索新环境时

场电位斜率增大是活动增多、脑温升高引起的，与

学习记忆过程无关 [2]。梅 -布里特的课题是把行为

学研究和形态学技术结合起来，利用当时新出现的

共聚焦显微镜，分析动物学习记忆过程中海马神经

元的形态变化。她发现大鼠经过在复杂环境中的训

练后，海马神经元树突棘的密度明显增加，这一结

果提示大鼠的学习过程和海马神经元形成新的突触

有关 [3]。在上述实验结果的基础上，他们做了一系

列深入的工作，爱德华完成了题为《Field potential 
changes in the dentate gyrus during spatial learning in the 
rat》的博士论文，梅 - 布里特的论文题目是《Structural 
correlates of spatial learning in the hippocampus of 
adult rats》。他俩于 1995 年 12 月 9 日在奥斯陆大学

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。

我和他们在安德森实验室共事三年多，几乎天

天见面，并经常交流。当时他们还是学生，数年如

一日利用课余时间在实验室刻苦工作，没有额外收

入。另外，他们生活很简朴，背包里装着盛面包的

饭盒和装咖啡的保温瓶，这是他们的午餐和晚饭。

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他们是一对真正志同道合的

夫妇，几乎所有实验都一起做，有事低声商量，除

了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，他们的大多数论文都是一

起署名发表的。

回国后我忙于药物所的工作，和他们联系并不

多，知道他们到爱丁堡大学的 R· 莫里斯实验室做

博士后，后来在特隆赫姆的挪威科技大学建立了自

己的实验室。十年前，他们发现了内嗅皮层“网格

细胞”，被美国《科学》杂志评价为“20 多年来本

领域最重要的发现”
[4]。但是说真的，我没有想到

他们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我在得

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，并为他们骄傲，他们发

给我的信还是那么平静、随和。他们还年轻，充满

活力，对于神经科学未来的发展有清晰的思路，我

相信他们不断会有新发现，为我们深入理解大脑的

功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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